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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哈哈哈哈———

当时有调侃之意”

齐鲁晚报：您在微博上回复
“本人硕士论文抄了，学士论文也
抄了”，请问这是不是您本人回复
的？是赌气还是承认事实？

王冷：哈哈哈哈，那个所谓的
硕士论文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一
下子没想起来，当时吴先生步步
紧逼，一气之下，我发出那篇微
博，当时的确有调侃之意。另外，
我得更正你一下，我是副教授，不
是教授。

齐鲁晚报：在这之前你和吴
丹红认识吗？

王冷：没见过面，就是通过网
上交流。

齐鲁晚报：那您能不能解释
一下那句“最经典的话”？

王冷：说那句话调侃，原因在
于我本科在郑州学的是中文专
业，1988 年毕业的，那时候还没
有电脑，写论文都是用手抄，这个
“抄”是誊写的意思，并不是说我
承认自己“抄袭”。

齐鲁晚报：那您的硕士毕业
论文呢？是不是像吴丹红在微博
里提到的有 70%-80% 是抄袭的
他的论文？

王冷：吴丹红自己给出的数
据前后矛盾，一会儿 80%，一会
儿变成 70% 了，到底是多少？我
的 2 0 0 7 年硕士论文一共是
42000 字，而吴丹红与“黄士元”
2004 年“合著”的论文 19000 字
（王冷这句话特别强调了“黄士
元”与“合著”），我们在文章的结
构、论述重点上均不相同。3000
字雷同我承认，但在文内多处注
明了出处。依照相关规定：抄袭指
超过论文总字数的 30%，也就是
说我要原封不动抄 12000 字，才
可以被认定为抄袭。

齐鲁晚报：您自己觉得硕士
论文写得怎么样？

王冷：说实话，现在学生的毕
业论文，包括学士论文和硕士论
文怎么写，大家都心知肚明，“天
下文章一大抄”。我写的硕士论文
也没怎么用心，也没有新的观点。
说白了，就是为了应付答辩。答辩
完后，我一本都没拿回家，答辩过
了还有啥用？

齐鲁晚报：作为一名老师，如

果您对论文是如此理解的，那您
对自己学生的毕业论文有何要
求？

王冷：说真的，现在大学生的
毕业论文质量绝大多数都不敢恭
维。我们的论文都是空对空，没有
人耐心地通过调查获得数据。应
该说，一篇好的论文，必须经过耐
心调查，然后得出结论，才能算是
合格的论文，才是对社会有价值
的论文。

齐鲁晚报：是啊，不写又不
行，没法毕业。

王冷：哈哈，体制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考核论文，

肯定不及格”

齐鲁晚报：您在微博里提到
“为了避免再抄袭，五年里再没有
写过论文，并在同事中郑重宣告
放弃参评教授”，请问这是真的
吗？

王冷：是啊，多年前我就说
过，我只写发稿费的文章，写点有
用的东西，交版面费发文章的事，
我绝不再做。其实我很纠结，你看
看我以前的微博，里面写过，我不
想去制造学术垃圾。很多同事和
我有同感。我 2000 年就被评上中
文副教授了，10 年过去了，我还
是副教授。

齐鲁晚报：那您如何看待现
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是不是普遍存在“天下文章一大
抄”？

王冷：很多（学术杂志——— 记
者注）编辑自称垃圾包装工。有几
个学术期刊不收版面费？一篇论

文少则 1000 元的版面费，多则没
有上限。开玩笑说除了作者和编
辑，没人去看。把简单的东西弄复
杂是目前中国学术论文的风格。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大部
分学术论文都是在制造垃圾？

王冷：不能这么绝对，但评价
机制逼着很多人制造垃圾。国外
的学者几年才写出一篇，我们有
的人一个月能写出好几篇。浮躁
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浮躁的人心。
做学问需要耐心，需要科学的态
度。当然，确实有一些学者在扎扎
实实地做学问，但太少。

诺贝尔奖得主常常花几年的
时间做一个实验，写一篇论文，如
果放我们这，考核肯定不合格，完
不成工作量，急功近利害死人。一
个人一生可能只留下一篇文章，
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但
一篇压全唐。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个朋
友是一国家核心期刊的编辑，正
好遇上某学校的一个教授给他投
稿，他看了看，看不懂，随手扔垃
圾堆里。后来，这个教授托人求
情，编辑给他发了。但编辑还是说
没看懂写的什么。你说，有意义
吗？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和实际结
合，得出很多荒唐的结论，这就是
网络上把“教授”称为“叫兽”的原
因之一。

齐鲁晚报：您不发表学术论
文，那在学校领导眼里，岂不是
“不求上进”？

王冷：我们只要完成自己的
教学、科研任务就好了。我每年都
做课题的。学术论文这回事，人人
心知肚明。能力最重要。

齐鲁晚报：发表学术论文对
你们来说，除了评职称之外还有
什么影响？

王冷：还和工资挂钩，如果没
完成，要扣奖金。不同单位、不同
级别的人任务量不同。但是我从
来没被扣过，我每个月都写文章，
有读者读的那种。

齐鲁晚报：那您是不是觉得
评职称的标准里，应该取消发表
论文这一项？

王冷：在找不到好的评判标
准之前，改变很难，就像高考制度
一样。

“这个硕士学位对

我也没多大用处”

齐鲁晚报：这次“抄袭争论”
对您有什么影响？听说学校成立
了调查组，找您了解情况。

王冷：我为啥一直很坦荡，就
是因为我没啥好怕的，我的中文
副教授职称是2000年评上的，律
师资格证是2003年拿的，这个硕
士文凭对我来说也没多大用处。

齐鲁晚报：发生这件事后，学
校里的同事和同学对您的态度有
啥变化？

王冷：我给你看条短信，我同
事发的，（王冷打开手机，一条短
信内容是：“走到你的教室门口，
被你眉飞色舞、喜形于色的课所
吸引，不想走了。冰冰真棒”）我的
名是冷嘛，所以很多朋友都叫我
冰冰。你再看看我的 QQ 空间，很
多同学都支持理解我。说实话，我
是有点生气，但是压根儿没拿它
当回事。

对话人物：王冷，女

性，46 岁。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副教授、《名人传

记财富人生》副主编。

对话原因：11 月 15

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吴丹红发了一条微

博，指责王冷的硕士论

文大量抄袭他的论文。

而王冷随即在微博上回

复:“本人硕士论文抄了,

学士论文也抄了。为了

避免再抄袭，五年里再

没有写过论文，并在同

事中郑重宣告放弃参评

教授。你可以继续指

教。”王冷也由此被冠以

“史上最淡定的论文抄

袭者”称号。

对话环境：11 月 24

日，河南郑州鑫苑名家

小区王冷的办公室内。

王冷在办公室内接受采访。

文/片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学术论文这回事，

人人心知肚肚明明””
——— 对话“史上最淡定的论文抄袭者”


